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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戀書櫃》







趙小玲從小就想成為一個警察。



她本來是一個文靜的女孩。喜歡看偵探小說，喜歡舞槍弄棍，畢業時一念之下，就報考了警察學院。



幾年的警院學員生活中沒有什麼波瀾。畢業分配時她最後分到了這個單位：市公安局看守所。



家裡和原先的許多朋友對她的這份工作很不以為然，都認為是陪人坐牢的，也不多答理她，因此她就很少回家。



除了幾個知心朋友，也很少交遊。



起先感到枯燥無味，後來開始喜歡上這裡的環境了，對直接管理女犯——產生了興趣。



她想，既然已當了一些人稱的女牢頭禁子，那就應真正地有機會去擺弄讓一些人害怕的鐐銬，去面那些同性的「惡人」。



她提出要求到「基層」也就是監區去。



領導當然是很樂於年輕大學生到基層去「鍛煉」一番的。



正好負責重刑犯監區的老大姐剛剛退體。於是她就來到了監區重犯組工作，做了一名女牢頭禁子，真正的女看守，開始了真正意義的看守所的工作。



在重犯組，經常會有一些預備要判重刑直至死刑的女犯人要被送到這裡。



這些女人被公安送進來後，第一件事往往就是加戴刑具，就是通常所說說的手銬和腳鐐。



有些死刑犯還須釘死鐐，對一些情緒化特別嚴重的，還要實施一級監管，也就是說把犯人用刑具鎖住使其無法自殘或自殺。



（通常對新進來的或第二天執行死刑的犯人）



一般方法是把犯人單獨監禁且雙手反銬用繩子的一頭繫牢手銬另一頭穿過天花板的一個鐵環向下拉，犯人整個身體吊了起來。



在腳尖剛剛著地的時候固定住，使犯人有勁使不上，然後用口塞堵住嘴，防止咬舌自殺，最後用短腳鐐把犯人的雙腳固定在地面。



這樣一來犯人有天大的本事也自殺不了。



因為發生過死刑犯提前自殺，當第二天提人時已是一具死屍，所以對第二天執行死刑的犯人必須實行一級監管。



有些人剛入監時鬧很厲害。必須加戴重刑具。



一些特別神經質的女人，為了穩定她們的情緒，往往還需要把她們反銬。



這些程序讓她有些吃驚。工作本身要求她自己必須親自上陣。



小玲第一次「處理」的是一個叫吳雯的女子。



吳雯很是年輕漂亮。她原先是一家外企的會計，因為情事殺了總經理，情節嚴重，預審預計最低要判無期以上。



吳雯是在外地旅遊期間被抓獲的。當公安逮捕她時，她正和朋友在一家夜總會的包間裡，警察進來時她神態自若，當時她身著一件紅緞子旗袍，高跟鞋、時尚的發形，典型的白領麗人形象。



警察來到她面前，對她說「小姐，妳涉嫌殺人，我們正式拘捕妳！」



「你們一定是搞錯了！」她非常激動，猛地站起來，向門口衝去。



兩個保安，再加上三個警察一齊衝上來，把她臉朝下按倒在地，並把雙手扭到背後。



「銬起來！」一個人喊道。



話音剛落一副珵亮的手銬纏在吳雯的手腕上，眼看兩手已被銬住，可是一拎手銬又從手腕上滑下來，原來吳雯的手腕太細了，銬不住。



「拿繩子捆，這個妞兒竟敢拒捕！捆緊點兒，別讓她跑了！」



不知是誰弄來了幾捆繩子，兩個保安一左一右，各用一條腿抵住她的腰，用力把她的雙臂往後扳。



接著她感覺到一雙有力的大手把她纖細的雙腕抓在一起，繩子開始在她的手腕上纏繞，而且每繞幾圈，就用力地勒一下，她覺得手腕像是被剝了皮一樣疼痛。



她還想掙扎，可是整個身體除了腳還亂蹬幾下之外，完全被牢牢地按在地上。



接著，繩子又開始纏繞雙肘，在兩個保安的配合下，她的兩肘被捆得靠在了一起。



警察似乎還不太放心，他們把她從地上提了起來，讓她跪在地上，然後，又拿了一捆繩子，在她的乳房上方和下方各纏了幾圈，接著又在腰上纏了幾圈，這樣一來，她的手臂就被完全固定在背後。



任吳雯被捆的「啊！」的叫出了聲，頭不由得向後仰起，胸部挺起，本就豐滿的乳房好像要將旗袍撐破一般，與此同時腰卻彎了下去。



「站起來！」一個警察凶狠狠地喝道。



兩個保安把她像抓小雞一樣，提了起來。這時，她才發現腳上的高跟鞋不知什麼時候已經蹬掉了。



「隊長，把這妞兒的腳也捆上點兒吧。」



「對，捆上！」



「讓我來吧！」身後的一個保安主動請願。



只見那保安拿起兩捆繩子，來到她跟前，蹲下身。他先抱攏她的兩腿，然後捋起旗袍的下擺，露出雪白的穿著絲襪的大腿，用繩子在她的膝蓋上方緊緊地繞了幾圈，接著，又在兩腿之間穿過繞了幾圈，最後把繩套勒緊。



捆完膝蓋，他又用另一根繩子，捆她的雙腳，不過，他沒有捆攏雙腳，而是在兩腳之間留了不到一尺的活動空間。



然後放下旗袍的下擺，從外表看不出腿上的警繩，只看到腳上的繩子，吳雯叫道：「押送為什麼綁我的腳？我難受死了！」



「對不起，上級交待要秘密押送，免得妳的情人來劫妳或殺妳滅口，為了妳我的安全，我們也沒辦法，妳就忍忍吧。對了，小王把她的嘴也堵起來免得她亂喊亂叫的。」



「可是隊長，你剛才沒說要塞嘴呀？這裡連個毛巾都沒有。」



「笨蛋，她頸上不是有絲巾嗎？」小王立即反應過來，解下吳雯的絲巾，勒住嘴來迴繞著頭部兩下，在腦後繫緊。



現在，吳雯已成為了地地道道的重刑犯，上身被捆得只能動動手指，而下面只能用小腿碎步行走。她真受不了。



「按個手印吧」警察拿出了一張拘捕證。說著，警察在背後抓住她的手指，蘸了一點印油，在拘捕證上按下了手印。



「帶走！」那個隊長模樣的人喝道。



「幫我把鞋穿上，行嗎？」她衰求著。



警察幫她穿上高跟鞋說聲：「快走！」兩個便衣一左一右架著她走出了房間。



她被塞進了一輛警車的後座，在刺耳的警笛聲的伴隨下，穿過都市。



雖然是長途押解，幾位年輕女警對這位同齡人卻頗多同情。一路沒有受太多罪。



來到警察局，他們把她帶到了一間辦公室，命她蹲在牆角裡，也不給她鬆綁。此時，她的雙手已經被捆得開始麻木了。



她慢慢地冷靜下來。抬起頭對那個隊長說：「警官，我一定配合你們調查，求求你，先給我鬆開，行嗎？人家的手都快斷了。」



「一會兒送妳到看守所時會給妳鬆綁的，不過，妳現在還是忍耐一下吧。希望妳老老實實回答我的問題。」



「妳的姓名？年齡？職業？」



「吳雯 25歲 會計」



「妳承認殺人嗎？」



「不！我沒有殺人！你們一定是搞錯了！」



「不！真的不是我幹的，一定是有人陷害我！」



「是誰？妳說出來。」



「我也不知道。」



「看來妳是不見棺材不掉淚！不過，我告訴妳，妳不說，單憑這個，（說著拿出一把匕首）就能定妳的罪！送她去看守所！」



她在幾個武裝警察的「護送」下，經過半小來小時的車程，來到了看守所。



送進監區辦公室的時候，小玲發現吳雯的情緒看上去不是很壞，進來後只是靜靜地站著。



小玲見她後就沒有什麼惡感，就讓她坐下，吳雯說了聲謝謝。



押解女警辦理了交接手續，鬆開了她身上的繩索。把她全身搜了個遍，然後給了她一雙拖鞋，讓她穿上。就走了。



按規定，像吳雯這種案情，在審理終結前，是「披掛不離身」的。



於是小玲馬上打開櫃子，拿出一副手銬和一副腳鐐放在桌子上，看著吳雯。



吳雯抬頭看著小玲，似乎明白了什麼。



小玲卻覺得有些不忍。再說吳雯這身行頭，要戴上鐐銬，會顯得很不和諧。於是小玲就問她，要不要換換衣服。



像吳雯這種情況在沒有定罪以前是沒有囚衣發的，只能穿原來的衣物或家人送衣服來。



吳雯家在外地，在這個城市沒有至親的人，因此還沒有人送東西進來。



小玲的意思是她自己有家居的服裝可以借她一身。



吳雯聽出這層意思，欣然答應。



但是小玲身邊也只有一套自己下班穿的衣服，是一條無袖連衣花裙。



吳雯見沒有別人，熟練地解開旗袍的盤扣，拉開拉練，脫下旗袍。



裡面還有一件粉色的連衣筒裙，這是件圓領長筒裙。



領口很圓也很小，領後有一條五寸長的拉鎖，拉好後與她的脖頸非常和諧。



右腋下有一條七寸長的拉鎖，拉好後非常掐腰，更顯得乳房高聳。



袖口至腕處，口很小，比手腕肥不了多少。



從腰至裙下呈筒狀，下擺的周長不會超過四尺，要是邁大步可能還受限。



裙長至腳面。整個裙子沒有花色裝飾——她是拿它當襯裙的。



但是她光穿這一件，就讓人想起了飄飄欲仙的嫦娥。



她穿好後，像一根粉藕，她稍猶豫一下，還是拉開拉練，脫了下來。



此時她混身上下只剩下白色的胸罩和內褲，接過小玲的那條無袖連衣花裙找到裙擺下口，雙手伸進袖去，舉起來從頭頂向下套。



身子滑裙子也滑，頭剛鑽出來，下擺就出溜到了腳面，拉好拉練，她站起身，習慣地揪一揪裙子的各個部位。



小玲一看差不多了，拿起桌上的腳鐐抖了抖，鐵鐐發出「嘩啦，嘩啦」的響聲。



吳雯一驚，似乎明白了什麼，一楞神，小玲把腳鐐鎖住了吳雯的雙腳。



這是按規定給她戴了這副專給女犯使用的刑具，監獄行話中俗稱的坤鐐，有十斤多重。



鐐子看上去還很黑亮，同吳雯腳上黑亮的皮鞋的顏色倒是很匹配。



如果不是戴它走路時同地面磨擦時發出的嘩琅琅的聲音，沒準會有人當它是一種新飾物呢！



小玲看鐐鎖好了，又拿過那副輕巧的手銬，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地對同樣年輕的吳雯說，還有這個呢！



這一次，吳雯表現得有點不安，但她很快就明白過來，於是溫順地把雙手伸了到小玲面前。



小玲雖然覺得對吳雯這樣年輕漂亮的女孩加戴這些鐵器，確實有一種虐待的意味，但是規矩她自己也不能改。



小玲看了她一眼，狠了狠心，跨步到她身後，把她的雙手扭到了背後。



吳雯感覺到雙手被併攏放進了一個U型的鐵環裡，她扭過頭看個究竟，只見，小玲正將一個鑼栓插進鐵環開口處的小圓環裡，然後用一把小鎖把鑼栓鎖住。



這樣，吳雯的兩手便被卡在一起，沒法分開了從後面鎖住了她的雙手，就是俗稱的「戴背銬」。



小玲又仔細地檢查了一下，見鎖鎖好了，於是輕輕地問她：緊不緊。



吳雯泯著嘴搖搖頭，但沒有說話。



小玲看她這個樣子，就對她說，「走吧，到妳的監房。」



給吳雯戴背銬是因為聽說她被捕時拒捕。



吳雯拖著沉重的鐐銬，「嘩啦，嘩啦」向走廊盡頭走去。



在一扇鐵門前，小玲讓她停下。打開門，她被推了進去。



隨後，鐵門「銧」的一聲關上了。她的心彷彿一下子掉進了深淵，牢獄生活從此開始了。



第二天上午小玲一上班，第一件事就是直奔吳雯的監室。



吳雯在最靠近窗口的一個舖位上。由於手腳上都戴著傢伙，行動很不方便，情緒也不大好，臉色看上去有些蒼白。



小玲就問她昨晚睡得怎麼樣？



但又後悔不該問，看她的樣子，昨晚肯定沒怎麼睡。腳腕竟然有些被腳鐐磨破了。



她就有些不高興地問她：「誰讓妳走來走去的？」



也沒等她回答，小玲就拿出鑰匙，打開了吳雯的背銬。



吳雯還沒伸展幾下胳膊，小玲又抓過她的雙手，把她從前邊銬住了，通常吃飯時才這樣，吳雯說了聲「謝謝！」



小玲聽見後有一種說不清的感覺，吳雯與她同齡也都美麗漂亮，本該享受幸福，而現在一個正在給另一個上刑具，這是怎麼了？



世上的事有時很無奈。



吳雯的身上只穿著薄薄的衣裙，戴著鐐銬鎖鏈，雙腳上拖著一副沉重的腳鐐。



粗重的鐵鏈壓得她的雙腳幾乎邁不開步，行走時只能吃力地一步一蹣跚向前挪動雙腳。



鎖在腳腕上的粗鐵圈把她的腳腕處細嫩的皮肉磨出了一道暗紅色的血痕，稍一挪步就鑽心地痛。



小玲看到心裡有些不忍，但也沒辦法。如果吳雯沒犯事該是多麼要好的朋友啊！可惜！



大約在吳雯進來快半個月的時候，小玲突然想到，還沒有見到吳雯有東西送進來，至少吳雯該換換內衣了。於是她回家，拿了幾件自己喜歡的衣服趕到看守所。



她想看看自己的衣服穿在吳雯身上好不好看，她們身材幾乎一樣，同時把吳雯的旗袍拿回家在鏡子前試穿，太漂亮了，與定做的一樣，只有這時她才感到自己是一個女人，從吳雯的身上找回了自己，她從內心裡同情吳雯，喜歡她。



小玲很快地換好警服，用貝雷帽壓好漂亮的頭髮，就到了吳雯的監室。



小玲看吳雯神情還可以，於是就笑嘻嘻地對她說帶了一些東西給她。



小玲打開袋子讓吳雯看了看，問她喜歡不喜歡。



吳雯只用銬著的雙手接過來放在床上，也沒有說謝謝，只是抬頭看著天花板。



吳雯故意有些惱怒地說，這個樣子，怎麼個穿法。於是用手把腳鐐往上提了提，就倒在床上，好像生氣的樣子，面朝著牆一言不發。



小玲感覺出她並沒有生氣，自己卻略微有些生氣，覺得這個女孩真有點不懂禮貌，但也沒有太多想。她讓吳雯轉過身子來，自己從口袋裡拿出手銬的鑰匙，把吳雯的銬子鬆了鬆。



小玲有些心疼地看著吳雯腕子上深深的銬痕說，妳的手以後別亂動了。



吳雯卻說，難道就非戴不可？



小玲沒說什麼。因為吳雯這種案情，不戴銬子是不可能的，起碼要戴到結案。



現在司法部門財力厚實，加上建立正規化文明監獄，以前的生鐵銬子全都不讓用了。



看守所現在全都使用各種類型的狼牙銬。但是狼牙銬有一個缺點，就是犯人不小心壓迫的話，手銬會勒的很緊，所以小玲給吳雯上了一個U型銬。另一個原因是吳雯的手腕太細，狼牙銬銬不住。



第二天小玲值班時，把吳雯單獨提了出來，並讓她拿好昨天帶給她的內衣。



也許昨晚睡眠不錯，吳雯臉色看上去很好。



在辦公室裡，小玲輕輕地打開她腳上的腳鐐，又解開她手腕上的銬子，讓她和輕一些的犯人進了浴室。



（按規定重刑犯是在獄警的監督之下單獨洗澡的。）



浴後的吳雯，長髮披肩，雙眸晶亮，再加上換了一條黑色一步長裙和黑色繫帶皮鞋，她顯得是那樣光彩溢人，楚楚動人；



小玲一身警服，很是英姿紗爽，兩人靜靜地注視著對方，忘記了各自的「身份」。



吳雯突然意識到，回監的時間到了，該回去了！不自覺地，吳雯輕輕地叫了聲姐。



小玲有些感動，眼睛裡淚珠在打轉，但忍住沒有滾出來。



只說，我們回去吧。



小玲按規定的那樣，在回監之前就給她戴上了鐐銬，兩個人一起到了的監室。



小玲以她慣有的威嚴掃了她們一眼，然後用命令般的語氣讓吳雯坐到床上。



幾天過後，吳雯的家人來看她，給她帶來幾套她平時喜歡穿的衣服。



這下可好了，天天一套，哪像是坐牢，像在表演時裝，女監的犯人都看傻了，鐐銬在吳雯身上像一件飾物，怎麼在自己身上卻是刑具，真不能比！



吳雯也會搭配，一張漂亮的臉蛋，一頭烏黑的長髮，魔鬼般的身材配上一件白色真絲襯衣，一條黑色百折長裙，再加上鐐銬，誰看了沒想法？



每次放風的時候，她都是一個亮點，不光犯人看她，連站崗的武警戰士也目不轉睛，女看守也對她另眼相待，腳鐐換上最輕的一種，手銬銬的鬆一點，別的女犯也沒話說，因為大家都知道給吳雯戴重刑具會很不和協。



吳雯自從進來後一直鐐銬不離身也習慣成自然，有時也主動要求戴重刑具。



審訊持續了一個多月，審決終於到了。



出庭那天，小玲很早就趕到吳雯的監室，輕輕地給她披掛好。



吳雯反倒安慰起小玲來了，她用銬住的手托住小玲的下巴輕輕地說，姐別擔心，我不會有大事。



不一會，小玲和幾個年輕漂亮的女法警將全身披掛的吳雯前呼後擁地帶走了。



小玲十分難過，她不知道吳雯將被定什麼樣的罪？



是死刑還是死緩，還是輕一點：無期。



她心情十分沉重。



審判長開始宣讀審判書了，小玲緊張得都記不清了，只聽見「死刑」二字。



話音剛落，女法警立即把吳雯雙手反銬住，押解出法庭。



回到所裡，所長親自來到吳雯的監號，對她說：「出來，現在我們根據規定，給妳上死鐐。」



小玲知道這架勢，沒有勇氣參加，只見兩個同事分別拿著腳鐐的兩個鐵箍，套在了吳雯的腳腕上。



這時小玲才發現，吳雯的腳腕上已經被以前戴過的鐐磨出了血。



套好了鐵箍，她們又拿出錘子，把鐐砸死，並把一條又粗又重的鐵鏈子連到了兩個鐵箍上，小玲意識到「死鐐」的含義。



所長笑著說：「不是讓妳接觸，死刑犯要五花大綁的，妳知道嗎？」



小玲腦子嗡的一下，說：「知道。」



「那好，妳就趁這幾天多練習一下吧。」所長說完就走了。



照著書本上介紹的姿勢，小玲慢慢地體會摸索，這種綁法是很疼的，每一步都要綁得很緊。



死刑犯離開看守所時，已不戴任何鐐銬，只用繩子，所以腳也要用警繩捆綁。



就是把兩個腳腕分別捆綁，中間留出30厘米左右的繩子，然後再把兩個腳腕連在一起，這樣犯人走起路來雖然不感覺腳底下很重，但也只能賣小步子了，跑是不可能的了。



一天，接到通知，說她明天一早就要上路了。小玲心裡又是難過，又是欣喜。



難過這樣一個好女孩就這樣結束了年輕的生命，欣喜她也不用這樣發愁了，總算解脫了。



晚上，按照慣例，小玲給她準備了豐盛的晚餐，她似乎覺察到了什麼，但沒有說什麼，只是吃得很香。



小玲又拿了紙筆，讓她把想說的話都寫下來，並和她聊天到很晚。



到了晚上，按慣例對她實施一級禁固！



進來四個獄警。他們把她從地上提了起來。



「張開嘴！」她還沒有明白是怎麼一回事，就被捏住兩腮，強行把一個足有拳頭大小的硬橡膠球塞進了嘴裡，然後把穿過橡膠球的皮帶在她的腦後繫緊。



她的嘴迫張到最大，牙臼幾乎要脫落了。



這麼大的塞口球堵在嘴裡，不要說講話，就連吞口水都很困難，接著，他們用一副短鏈手銬銬住她的兩肘，這樣一來，她的兩隻手臂就只能直直地背在身後。



接下來，他們又用一根繩子，穿過U型手銬的小環綁緊，另一頭繞過房頂的



一個圓環，用力往下拉，直到吳雯的腳幾乎要離開地面。這時，她大彎腰，雙手高高舉起，兩腳只有腳尖點地。全身的重量幾乎都作用在手腕上，為了減輕手腕的痛苦，她只能盡可能地踮高腳尖。



由於戴著腳鐐腳的活動範圍大大減少，使得她更加難掌握球平衡。而每次失去平衡，都會給手腕帶來很大的痛苦。



獄警們給她戴好所有的刑具後，便關門走了，留下痛苦萬分的她獨自忍受著



這一切。沒多一會兒，雙腕就已疼痛難忍，汗水沿著臉頰、身體、大腿，一直流到腳尖。



長髮被痛苦的淚水和汗水貼在了臉上；裙子、腿上的絲襪都已濕透。



口水、淚水、汗水，使腳下的地面濕了一片。



她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昏昏沉沉地睡了過去，等她清醒過來，已是第二天的清晨。



她竟然被他們反吊了整整一天一夜。現在她的全身都已經沒有了知覺。



小玲輾轉反側，偶爾聽到她的一聲腳鐐響，心都提起來了。



就這樣不知不覺睡著了。



天大亮了，小玲來了。給她拿來了一個小包袱，讓她在八點半之前換完衣服。回頭囑咐女獄警們怎樣幹。



她用顫抖的手打開包袱。沒錯，是她要的東西。



一條無皺真絲粉色長袖連身筒裙，一件紅地兒黃花尼龍織錦緞長袖旗袍，一雙肉色高筒彈力襪和一雙白色高跟皮鞋。



此外，還有一串藍色翡翠項鏈和一對長及下頜的鍍金紅花耳墜。僅此而已！



今天穿戴上它們走向死亡？



換衣服必須先去掉手銬腳鐐。



小玲又叫來三個女獄警。四個人圍住她。



這一次死鐐被命令炸開了。



她現在一絲不掛。她的身子潔白如玉。



沒送褲衩來。小玲讓她穿原先的那條，她拒絕了。



她先拿起那件粉色連身筒裙，找到裙擺下口，雙手伸進袖去，舉起來從頭頂向下套。



身子滑裙子也滑，頭剛鑽出來，下擺就出溜到了腳面。



她又拿起那件紅緞子旗袍，像穿粉筒裙那樣，從旗袍的下擺伸進雙手到袖中，頭部隨著鑽了進去，找準領口一套……



那旗袍挨著筒裙似乎更滑，頭剛出來，雙手輕輕一揪，袍角立刻垂到了腳面。



這旗袍不是傳統的那種，胸前不是斜襟右衽，而是囫圇的。



脖子後正中間有一條六寸的隱形拉鎖，拉好後領子高高地嚴嚴地包住了脖頸。



右腋下也有一條七寸的隱形拉鎖，拉上後立顯豐乳細腰圓臀，把小吳雯身條兒的曲線美展現得淋漓盡致。



袖口很瘦，長度到手腕部，與裡面套的粉裙袖口齊著。



旗袍的開叉不高，只到膝蓋處。



從側面看，下擺與裡邊的粉筒裙一樣長；



從正面看，如果不邁步，裡邊的筒裙從旗袍下擺兩側開叉處一點兒也露不出來。



看來，那條粉筒裙下擺當初之所以做那麼瘦，就是為了套在旗袍裡面不輕易露出來。



這兩件衣服吳雯穿上它們，那麼合體、華美、般配。



四個女獄警都看呆了。



她又彎腰撩起紅旗袍和粉筒裙的下擺，把高筒襪穿上。



小玲忽然想起了自己的責任，迫不及待地把腳鐐給她戴上了。



這次換成另一種鐐銬，這是專門給死刑犯的，腳鐐粗而重，手銬與腳鐐之間有一根鐵鏈相連，腳鐐鎖好後，另三個女獄警也都鬆了一口氣。



吳雯嘆了一口氣。拿起白高跟皮鞋，舉起戴著鐐子的腳，費力地一隻一隻地穿上了，柔滑的旗袍下擺不斷地從筒裙兩側滑下，令人產生無限的遐想。



她站起身，習慣地揪一揪旗袍的各個部位。



她開始梳頭，她的的頭髮一直披散著。



現在，她用梳子把它們梳攏，盤起，一如那次的髮型。只是沒有髮膠可上了。



最後，她又戴上了耳環墜和項鏈。



豪華和典雅映上了她的臉龐。



包袱空了，小玲馬上給她戴上了手銬。



這一切是多麼的不合諧，又是多麼現實地統一在她身上！



女警們退出去鎖上牢門。



她一隻手向上提了一下旗袍，坐在小床上，兩手合著放在大腿的右側。



因為死刑犯的手銬和腳鐐是連著的，它們之間有一條一米多長的鐵鏈。



她一坐下如果兩手放中間，那銹鐵鏈就會把旗袍弄髒弄皺。她怕美的形象受到破壞。



八點半，牢門打開了，進來四個法警，兩男兩女。



法警們依例問了她姓名、年齡等，隨後讓她站起來，先為她除下手銬，放在地上。



法警們拿出長長的像筷子粗細的白色尼龍繩，說按法律規定，得把她的雙手反綁，讓她配合一下。



她知道生命的最後時刻到了。



她感覺到身後的那個警察已走到了她的背後，她激動地呼呼直喘氣。



突然，一條粗糙的麻繩搭在了她的肩頭，她想挺身掙扎，她知道這一捆將沒有鬆開的時候，這一捆無論自己如何掙扎也無濟於事，她驚恐喊著：「你們這就要槍斃我麼？」



沒等到回答，只看到一雙大手拽著兩個繩頭從她的肩頭滑到胸前，使勁一撐，她的頸部一麻，頭不由自主的往下一沉，雙臂往兩邊一張，那雙大手就勢將繩子穿過她的腋窩，往上一提，她的雙臂張得更大，她感到，那根繩子在她的上臂上一過，纏了一圈，繩子又往前一拉，她的胳膊隨著往前一挺，繩子又上了胳膊，接著又感到往後一拽，胳膊又隨著往後一張，繩子又在臂上纏了一圈。



就這樣，隨著警察手上的繩子的一拉一拽，她的胳膊一挺一張，胳膊上的繩圈一圈又一圈，一直纏到了細嫩的手腕上。



左右兩股繩子往中間一併，手腕相交，捆緊，將繩子合攏後往上一提，兩個小臂倒折過來，胳膊上的繩子捆處鑽心的疼，使她嘁得一聲尖叫起來。



警察的雙手還在往上提著繩子，吳雯的小臂趴上了後背上處，警察將繩子穿過脖子上的繩圈，更抽緊了脖頸上的繩子，雙臂上的繩子也隨之抽緊，吳雯的小膊和手腕現在懸空吊在背後，警察打結後，用手指勾了一下繩子試了試緊不緊。



吳雯又拚命地尖叫了幾聲，警察才滿意地走開了。



吳雯雖然看不到她的背後，但她能想得出，從她的後背看去，一定是綁繩縱橫交錯，她意識到這就是所謂的五花大綁。



過去只從書上看過，聽人們說過，今天用到了自己身上，才知道被五花大綁的厲害。



身上凡是被繩子勒住的部位，麻辣酸酥地疼，後來輻射到整個上身一樣的疼麻。



她的虛汗開始從臉上和身上各處冒了出來，我感到貼身的襯裙漸漸地貼到了身上，渾身汗晶晶的，好像有無數的小蟲子在身上爬。



好在有襯裙，否則外面的旗袍肯定濕了，



警察又發問了：「怎麼樣？現在清醒點了嗎？」



後面的警察又走到她的身後，解開繩結，往上一提，吳雯的雙小臂和手腕立時趴到了脖頸上，上身的全部繩子同時收緊，深深地勒入她細膩的皮膚裡，一股撕心的劇烈疼痛，使她尖聲大叫起來。



「快鬆開我，我受不住了。你們不能這樣對待我。」她大喊大叫。



繩頭最後在那兒繫個死扣。這功夫，邊兒上的兩個女警察也幫著接送繩子和往上托她的手。



很快，他們把她五花大綁捆好了，捆得結結實實，她一點兒也動不了。



她一直在哭。



她的兩手反綁，胸脯顯得更高了。



因為捆得緊，所以凡是繩子經過的地方都凹陷下去，而其他地方都凸鼓出來。



而現在她只有任人擺佈。人到了這地步，一點法兒也沒有了。



一個艷裝麗人，一個嬌弱女子，被緊緊捆綁著，哭泣不止，任哪一個鐵石心腸的男人也會動情。



原先束縛她的手銬現在不用了，所以連著手銬的腳鐐也得換。



一男一女兩個法警蹲下，女法警撩著她的旗袍裙子下擺，開始了腳的捆綁，兩腳之間留得短些。



法警使出了全身的力氣，綁好了雙腳，中間留了10厘米的繩子。換完了，站起身，低頭看了看。



她旗袍裙子的下擺比較長，要是不走動，似乎看不出是有綁繩，法警們又最後檢查了一遍，看看沒什麼問題了，吳雯腳上的繩子較短，邁著極小的碎步，兩個女法警一左一右地架著她的兩隻胳膊，另兩個男法警一前一後地護衛著邁出牢房。



她腦子已經麻木了。她機械地隨法警的架扶向門外走去。



出了牢房的大門，來到屋外。幾個月沒出牢門了，外面強烈的陽光刺得她睜不開眼，她幾乎暈倒。



鮮艷的大紅緞子旗袍在陽光的照射下更顯靚麗。



來到警車跟前，她的腿抬不了很高，法警們就連架帶抱地把她送上了警車。



警笛飛鳴，紅燈閃爍，呼嘯著飛馳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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